
帝國、聯邦、黑牆組織七萬大軍，起初行軍相當順利，而後聯軍司令艾德蒙‧達蒙與副司

令卡薩‧雷吉烏斯產生分歧，協商後由雷吉烏斯率5000兵力在後方築寨，其他人跟隨總

司令繼續突入。 
 
深入腹地後聯軍遭遇大量不死生物與瘟疫侵襲，損傷慘重。 
跟隨其中一支軍隊徹入克拉夫古城退守，遭遇伏擊。 
 
 
（一） 
 
第二次的死亡，竟是鴉后力量親自將我喚醒。 
同樣被從死亡中召回的還有一名元素裔法師瓦蘭卓、一名雅靈黑騎士泰瑞莎‧弗羅斯特、一名

精靈督軍埃澤利昂‧羅瑞安、一名精類術士黛絲緹尼‧白瑞德，當然由於鴉后的恩賜，他們此時

已和我一樣成了不死生物。 
 
鴉后要我們把多瑞森即將回歸的訊息傳遞予聖女。 
自從進入巴薩德斯境內後，陰影信息就彷彿被屏蔽無法傳遞，要將訊息傳出去恐怕得先離開

這塊大陸。 
 
總司令不知去向，擊敗幾個不死生物後，我們聽見附近傳來的打鬥聲，連忙前去查看是否還有

生還者，卻見久遠前拚死抵抗不死大軍的克拉夫王已然成為不死生物。 
 
堅守城池到最後一刻的君王，令人動容，不該被如此利用。 
我們將其軀體徹底殲滅，希望能給予他安息。 
 
＊ 
 
古城裡的唯一生還者是名懨懨一息的龍裔黑騎士，名喚泰隆，我以鮮血將之救活，但他仍需要

充足休息才能脫離險境。我們在追蹤其他撤退軍隊的足跡時迷失了方向，只好找一處暫且安

全的地方紮營，基於夜爵的體質條件我主動承擔守夜工作。 
 
夜間有幾位奇怪的老婦人出現，據他們所稱是這塊黑暗大陸上以夜蕈維生的少數僅存原住民

，懂些草藥治療知識，還剛救了幾個聯軍的兵士回去。 
他們的小屋我先前有探查過，礙於太過可疑我們並未前往。但他們此刻看起來相當誠懇，基於

我們這裡有重傷傷患，並且黛絲緹尼感染了疫病狀況不佳，我們還是決定前往。 
 
屋子裡確實有兩名感染疫病的傷患，老婦人細心調藥為他們醫治。雖然還是抱持些許懷疑，但

我們還是暫居在屋子的地窖。 
 
夜間，老婦人揭開和善的假面化作鬼婆要殺人害命……果然這種鬼地方不會有什麼和藹的老

婆婆，擾人清夢的醜東西都給我化成灰吧。 
 
＊ 
 
總算能好好休息，隔天雖然黛絲緹尼的狀況仍舊不太好，但泰隆已恢復健康。泰隆是泰瑞莎的

戰友，兩人言談中談及了羅德里……果然我還是有些在意，之後和他們打探一下情況吧。 



 
泰隆知道這附近的山穴中有處矮人據點，借道離開比起在黑暗大陸跋涉安全許多。起初守門

的矮人不歡迎作為不死生物的我們，吵嚷中自己還差點跌下山坡。所幸後來較為明理的長老

願意和我們做交易，只要我們協助他們找尋失蹤的探勘隊就答應借道。 
 
一名矮人嚮導帶我們入礦坑搜索，我們在地穴裡遇見了不是這個世界、外表姑且是男性雅靈

的神秘人，自稱迪瑞尼。這人似乎與培羅信徒有恩怨，積極想和我們交易，非常可疑。我們暫

時不予理會，繼續深入地下搜索。 
 
 
（二） 
 
我們往更深的隧道走去，地穴裡有許多壁畫，甚至還有克拉夫古國的壁畫，據瓦蘭卓所言，畫

裡的那隻龍是克拉夫王的王室顧問。我不禁疑惑，先前在古城裡見過古王的亡靈，卻不見這樣

醒目的龍存在。 
 
然而很快這些疑問就不再重要——我們在隧道口發現了兩名矮人屍體。嚮導在他們身上找到

了據說是最後一個矮人王國安布斯瑪王國的遺物。 
 
隨後我們發現了一名還活著的年輕矮人，以及斷後喪命的其他矮人屍體。 
 
傳說中安布斯瑪王國為了對抗惡魔大軍的侵襲曾打造了大量的兵器，然而還沒準備好開戰就

遭到突襲，國王只得緊急將其中一個兵器庫封印起來。而種種跡象顯示千年前的傳說恐怕是

真的，並且亡靈大軍也試圖找尋那座兵器庫。 
 
我們必須阻止他們找到兵器庫，下到深層洞穴後，我們看見了兩名不死生物型態的佛摩爾巨

人，他們的身後是一名女性巫妖。 
 
巫妖在我們的猛攻下撤退，未免敵人先一步進入兵器庫，我們趁勝追擊。那名巫妖不僅召喚出

暗縛靈，甚至化身為龍形——原來她就是克拉夫古國的王室顧問。 
 
我們將之擊敗，保住了武器庫，還發現了古法的矮人烈酒——烈酒很快就被響導拿走了，看來

是很珍貴的寶貝。 
 
為了答謝我們，長老答應贈送我們兵器庫的魔法武器。 
不幸的是，黛絲緹尼的病情更重了，需要特製的解藥，恐怕得去劍戟平原找卓爾交涉才能獲

得。 
我們準備修整兩天後出發，這期間我正好順便打探一下這邊的情況，以及問問黑騎士們羅德

里的事。 
 
＊ 
 
我知道羅德里曾經是戍邊的黑騎士，沒想到他竟然曾在泰瑞莎底下學習過。 
他們說羅德里是個溫柔的好孩子。 
我不免想起了姐姐，我的莉莉，她的孩子也如她一般溫柔，真是太好了。 
莉莉雖然看著柔弱似水，但其實是我們姐弟中心志最為堅強的，我相信他的孩子也像她一般。 
……不知道我的孩子怎麼樣了？ 



我相信慕席恩能將他照顧得很好，姐姐也一定會替我照看著......或許我該再試著打探一下他

們的近況？ 
 
我本以為那對我而言都是久遠前的事了，莫非再度經歷一次死亡，竟讓我越發懷念過去了

嗎？ 
不論如何，我無法否認，再次遭遇死亡的那一瞬間，我確實希望在回歸鴉后懷抱前能再見他們

一面。 
 
泰隆還提及了黑騎士的分裂，帝國南方的小貴族似乎不太安分。 
這些人在危及存亡之時還忙著爭權奪利，著實可笑。 
 
黛絲緹尼從迪瑞尼那裡獲得龍巫妖的消息，據說龍巫妖是為了讓自己侍奉的王解脫才協助多

瑞斯，且她很可能捲土重來……就我所知，我們將古王的不死軀體摧毀應該已使他解脫了。也

許從克拉夫王遺骸上獲得的王冠能用以和龍巫妖交涉。 
 
不過黛絲緹尼竟想和那名可疑的雅靈做交易，實在不太明智。但畢竟只是同行一程完成鴉后

任務的戰友罷了，不影響其他人的情況下也沒必要多說什麼。 
 
令人意外的是，埃澤利昂居然在矮人醫者的協助下研發出了疫病解藥，我們省下了和卓爾交

涉的麻煩。 
 
我們挑選完武器後繼續踏上了旅途，這次換那位一開始很排斥我們、有些吵鬧的年輕矮人給

我們做嚮導。他名叫雷霆，由於我們收回了他父親在礦坑中的遺骸，他對我們的敵意隨之化

解。他自稱有不少實戰經驗，希望他傻歸傻但還是能保護好自己，畢竟我們恐怕沒精力照顧

他。 
 
 
（三） 
 
雷霆一面領路，一面提醒我們小心矮人們架設用來防範卓爾的陷阱。 
 
不過他隨即又告訴我們不必太過擔心，這些陷阱都不致命，然後用肉身驗證陷阱「不致命」的

威力。 
 
先前的擔憂看來是多慮了，原來他是名守望者，那麼生存能力確實很強。 
 
只是我們一行人行進恐怕就沒有他那麼輕鬆了，很多陷阱是用以針對矮人之外的中型生物，

泰隆甚至不小心踏進了地穴陷阱摔進地道。 
 
從底下傳來的虛弱聲音顯示他性命無憂，但恐怕也傷重無法行走了，我們只得繞路去地牢入

口將他救回來。 
 
然而沒走多久，路上卻出現了大量食腐蟲。 
 
正常情況下，食腐蟲以死屍為食而不會主動攻擊不死生物，這附近恐怕發生了什麼事導致大

量的死屍出現。 
 
我們很快的清理掉食腐蟲，途經叉路，雷霆讓我們先去補給室，獨自去探查另一條路的動靜。 



 
認識到雷霆強大的生命力，我們也由著他，自行先前往補給室，卻在裡頭看見了一支卓爾隊

伍。 
 
他們看起來甫歷經一場硬戰，帶著傷勢正在此處調養，但見我們一來又隨即抄起武器攻擊。 
 
既然不再需要和卓爾交涉，對方甚至主動攻擊，我們也無須怯戰。 
 
卓爾身手敏捷，獻祭同伴更是毫不手軟。 
我們費了一番工夫擊敗敵人後，雷霆也帶著些許傷勢跑了回來，慌忙地告訴我們另一條路有

不少卓爾屍體。 
 
聯想到剛才與我們交戰的卓爾身上原來帶著的傷勢，這片地道裡恐怕有其他的入侵者。 
我們決定盡快尋回泰隆就繼續上路。 
 
沒想到竟在接下來遭遇更令人匪夷所思的底棲魔魚。 
底棲魔魚不該出現在這麼淺的地下水域，顯然是有人召喚出了深淵異怪。 
底漆魔魚的心靈控制能力相當難纏，加之干擾性十足的鯊華魚人和腐屍，我們好不容易將其

擊殺，終於找到順著陷阱被關入地牢的泰隆。 
 
然而泰隆經這一摔，暫時不能行走了。 
泰隆為怕耽誤我們的行程，選擇留下與矮人同行。 
 
若是現在留下，何時能有離開巴薩德斯還是未知數。 
身為黑騎士的泰隆或許這輩子再也回不了黑牆。 
 
「有緣會在相見的。」我如是道。 
 
「將來回歸鴉后身畔時再見吧。」 
泰隆顯然比我更加悲觀，但這或許也是一種灑脫。 
 
參與這場戰役的人也許都有這樣的覺悟，我因緣際會下延緩了他回歸鴉后身畔的時間，但他

終究無法與我們一同返程。 
 
和雷霆、泰隆分別，我們終於走出地道，看見了遠處雷吉烏斯副司令鎮守的古銅盾堡。 
 
通往堡參的路上，我們聽見了不遠處傳來呻吟聲，瓦蘭卓似乎不想節外生枝。 
我秉持倖存者能救一個是一個的想法，其他人也同意，故而我們還是前去探查。 
 
我們發現了倖存的三名聯軍士兵，他們沒發現我們不死生物的身分。 
從他們口中，我們得知了一個壞消息——達蒙指揮官已變成了不死生物，並且追殺他們，以致

他們一路竄逃至此。 
 
見他們傷勢慘重，起先不太樂意管閒事的瓦蘭卓竟將自己的矮人烈酒分給了他們療傷，三位

士兵飲用後傷勢穩定許多。 
 
我們決定於此紮營，明日再繼續趕路。 



埃澤利昂和瓦蘭卓摘了些能入藥的夜蕈回來，然而正當我們打算安排守夜時，我們遭到了其

他不死生物的襲擊。 
 
——那是達蒙指揮官，他和他的副官以及跟隨的幾名士兵已變成了屍妖，他們身後還跟著一

名黑斗篷拿著法書的女性。 
我嘗試與指揮官溝通，確認其是否還留有神智，卻只聽聞他隱含怒意指責叛徒的低喃。 
 
那三名倖存的士兵很害怕，而跟隨屍妖而來的那名黑斗篷女性則發出尖銳的笑聲。 
 
「我們也是不得已！我、我們只是不想死！」 
其中一名士兵發出驚恐地呼喊，隨即被達蒙一劍刺穿，我們阻止不及。 
 
然而我們也察覺到事情不太對勁，招架屍妖們攻擊的同時，泰瑞莎威嚇剩下兩名倖存者交代

真相。 
 
「好、好不容易逃出來，我們不想回去救那些人……他要我們跟著他去救，我們只好……」 
其中一名士兵吞吞吐吐的道。 
 
「我、我們明明把屍體燒掉了！」另一名士兵惶恐的喊。 
 
「看到沒？他們非但不反省，只是懊悔自己沒完全將你的屍體燒毀！」 
黑斗篷女性尖銳的聲音煽動著達蒙指揮官的怒意，眼看他死靈的力量暴漲，攔在他身前的泰

瑞莎首當其衝。 
 
然而士兵的話不只激怒了達蒙指揮官，也點燃了在場其他人的怒火。 
 
瓦蘭卓發出幾聲冷笑，埃澤利昂不能理解的質問，泰瑞莎即使面露不豫還是堅決擋在達蒙身

前。 
 
「你們確實該死。」 
我對那些比逃兵還不如的叛徒瞥去冷眼，手中利刃的黑暗能量襲向那名仍在煽動的女性。 
 
我思忖不能讓那名女性繼續拱火，卻發現黑暗力量劃破女性的身影，她就此消失——原來那

只是她投射的虛影。 
 
虛影消失了，達蒙的怒氣卻未減。 
 
有那麼一瞬間，我有放棄阻攔達蒙的衝動，甚至有直接替他手刃叛徒的想法。 
——作為夜爵的我只要不負聖女的任務就是無拘無束的，這點小事我可以只憑心意而不需要

有任何顧忌。 
 
然而這樣的想法很快又被我按下。 
 
這些叛徒確實該死，但事情還是必須問清楚，七萬大軍盡數覆滅的原因不該埋葬於此。 
 
我理解達蒙的憤怒與不甘，但若他還保有意識，便不該放任自己淪為死靈法師的魁儡。 
不該將復仇置於他作為聯軍總司令的使命之前，成為亡靈大軍的一員。 
 



這時，埃澤利昂隱忍著慍怒對達蒙大喊：「你現在要對我們這些回來救人的人動手嗎？」 
 
達蒙似乎聽見了，憤怒卻沒有讓他停手，或許他殘存的理智已被怒火侵蝕。 
 
我來到他身前，與泰瑞莎一同阻止達蒙，鄭重道：「若我們承諾你給與背叛者應有的懲處，你願

意就此停手嗎？」 
 
他的怒意似乎減弱了，不再攻擊我們，卻趁我們未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擊殺了另一名叛

徒。 
 
眼見達蒙不殺盡叛徒不退的氣勢，我正想說服達蒙留下活口，卻見瓦蘭卓先一步動手，一招打

向最後那名叛徒。 
 
叛徒應聲倒地，達蒙也停止了攻擊。 
那名斗篷女性又出現了，說著煽動的話語，領著達蒙走進黑暗中的裂縫離去。 
 
我們將餘下意識全無的屍妖收時殆盡，而後將那名被瓦蘭卓重擊瀕死的叛徒喚醒，要他交代

事情的細節。 
 
大軍在鐵斧峽谷遇襲，達蒙指揮官與他的一批親兵與傭兵突圍逃出，之後他打算營救剩下被

圍困的兵士，卻遭到傭兵的反對。 
 
而後傭兵們趁指揮官不備，殘忍的殺害他並焚殺他的屍體以防他化作不死生物……然而他最

終還是被死靈法師製成巫妖，回來尋仇。 
 
 
讓達蒙指揮官葬送於此的不是惡魔的邪惡陰謀，不是亡靈大軍的強勢兵力，而是人性的醜惡。 
 
 
（四） 
 
終於來到了古銅盾堡，我們解釋了事情發生的經過，並將剩下的那名叛徒交與他們處置。 
 
之後，我們單獨向副司令雷吉烏斯告知了多瑞森即將回歸，以及達蒙已成為受人操弄的不死

生物，和那名龍巫妖的事，提醒他當心。 
 
堡壘內的補給尚稱充足，若是之後援軍順利到來，應可撐持半年左右。埃澤利昂將瘟疫的治療

藥方給予雷吉烏斯，期能減少軍隊遭受疫病的殘害。 
 
雷吉烏斯知道我們要前往黑牆，提醒我們除了哈斯坎之外勿將消息洩漏給別人，並建議我們

可以選擇經由古杉林堡離開巴薩德斯，那座古城經過整頓後已由聯軍士兵鎮守。 
 
修整完畢後，我們前往古杉林堡，卻在鄰近堡壘的地方遭遇亡靈襲擊。 
 
那是在爭戰中死去卻仍舊徘徊於此的兵士，那些幽魂透過死亡的記憶干擾並攻擊入侵者。 
 
從他們的記憶中，我看見了堡壘被大量由內部湧現的異怪攻陷，黑斗篷的女人發出尖銳的笑

聲，一名軍官痛苦而憤怒的大喊：「米斯提，你為何要背叛我們！」 



 
將幽魂送回應許之地後，我們都認為古杉林堡的情況恐怕不樂觀，打算直接繞過堡壘離開。 
 
正當我們成功攀過堡壘的防禦工事，卻聽見前方傳來淒厲的慘嚎，以及一道陰沉的聲音。 
——放棄掙扎，唯有死亡不會背叛。 
 
一場轉化不死生物的儀式正在進行。 
 
瓦蘭卓不太想插手，埃澤利昂想阻止。 
我提出若我們此刻不制止他們製造更大量的不死軍隊，還不知道古杉林堡已淪陷的雷吉烏斯

他們若遭襲襲擊恐怕會措手不及。 
 
泰瑞莎和黛絲緹尼沒意見，於是我們上前探查，卻先見到了上次那名操控屍妖的黑斗篷女性。 
 
她很遺憾底漆魔魚也沒能解決我們，隨即指示著這次新召喚出的眼魔、囈語之獸還有幾名徘

徊者發動攻擊。 
 
這些異怪頗為難纏，我們先擊碎了那名女性的虛影、除掉了囈語之獸，然而能奪人心神的眼魔

和死後化為虛體的徘徊者著實麻煩。 
 
正當戰況陷入膠著之際，一名灰衣人突然現身，還沒弄清他的來意，只見他逕自替傷重的埃澤

利昂穩定傷勢，而後我們順利擊退了異怪。 
 
沒來得及細問來人身分，我們趕緊前進阻止儀式。 
 
實行儀式的人正是已化為屍妖的達蒙，身旁還有那名黑斗篷女性的本體——或者應該稱其為

米斯提。 
兩人顯然對於因我們的到來導致儀式被打斷感到不滿。 
 
我直接質問達蒙究竟想做什麼？ 
即便被復仇的情緒淹沒，也不該忘卻初心。 
 
沒想到他竟然揚言要帶領不死軍團擊敗奧庫斯的軍隊。 
 
面對我們懷疑的目光，他才解釋到不只有奧庫斯能操縱不死軍團，他要組建更強大、不會背叛

的軍隊將奧庫斯的勢力趕出這個世界。 
 
達蒙指揮官仍舊不忘擊退奧庫斯軍團的初心，只是他想率領的軍隊，從帝國聯軍變成了死亡

大軍。 
 
儀式被打斷，話也已說盡，他和米斯提當即撤離。 
 
 
＊＊＊ 
 
 
在埃澤利昂和灰衣人救治倖存傷患的同時，泰瑞莎告訴我米斯提應該是維可納的信徒。 
 



有其他勢力的介入，事情變得越來越複雜。 
 
灰衣人自稱艾斯華，建議我們和傷患可以跟隨他回山下的村莊休息。 
 
艾斯華很受村莊的人們信任，據說他時常救助附近的傷患或將人帶回村莊治療。 
 
達蒙和米斯提建造亡靈大軍的計畫恐會威脅到古銅盾堡的守軍，於是由我運用變形術化作蝙

蝠以最快的速度將訊息告知古銅盾堡的雷吉烏斯。 
 
返回村莊後，我才聽聞迪瑞尼曾來訪，且和艾斯華不太對付。 
艾斯華恐怕就是迪瑞尼先前提及的培羅信徒，而迪瑞尼則是信奉阿斯莫提斯的煉獄貴族。 
 
聽聞艾斯華打算離開巴薩德斯，我前去詢問他是否願意與我們同行。 
 
他婉拒了邀請，但給了我們可使用一次神術的培羅聖輝，可以應付迪瑞尼的力量；並希望我們

若到了寒鴉之巢能替他傳話，告訴他的女兒吉維爾「父親在第一次遇見之地等她」。 
 
維吉爾我先前見過，她是聖女身邊一名年輕的神罰使，但我與她並不熟悉。 
 
黛絲緹尼似乎對聖輝很感興趣，但礙於她先前對迪瑞尼的親近態度，我婉拒她自行收起聖輝。 
 
艾斯華和村民們交代好後續事宜後，我們分頭啟程，就此別過。 
 
 
＊＊＊ 
 
 
我們一路趕路，在鄰近黑牆的驛站打算休息時，埃澤利昂卻臉色不好的告知我們這裡有他的

「熟人」。 
 
這熟人顯然和他處得不太好，甚至還隸屬於以愛惡作劇文明的家族「喧鬧的寇瑞」。 
 
我們索性決定離開避免不必要的麻煩，然而被對方眼尖的先一步發現。 
 
為首的雅靈女孩連埃澤利昂的名字都記不清，她帶著三名雅靈殺手，宣稱被埃澤利昂的家人

派她來捉他回去，若是人不回去，提頭回去也可。 
 
……想不到埃澤利昂與家族的關係如此緊張，不知是他個人家族問題，還是精類生物親族之

間情感普遍淡薄？ 
 
泰瑞莎在一旁奚落幾句，她顯然對埃澤利昂所屬的春之王廷不太認同。 
 
我嘗試以我們作為鴉后使者，有重要任務在身一事曉之以理，卻獲得他們輕慢的回應，雅靈女

孩甚至大言不慚自己不信鴉后。 
 
看來此戰不可免，而我也認為對於無禮之人，確實也不需要怎麼客氣。 
 
雅靈女孩善於躲藏，一開始就針對埃澤利昂不斷的騷擾和偷襲。 



 
我則專心對付後排的兩名弓箭手，本想問埃澤利昂需不需要對這些人留手，卻見其他人已經

先一步將人擊斃了，唯一留下的活口只剩下被埃澤利昂親自擊倒的劍士。 
 
雅靈女孩先一步溜了，臨走之前還不忘玩鬧，硬是要體驗被瓦蘭卓召喚的風牆推擠的感受。 
 
望著她留下的殘局，我思考著究竟是寇瑞家非比尋常，還是真如泰瑞莎所言，春之王廷的精類

都有些不可理喻？ 
 
值得慶幸的是，或許埃澤利昂就是因此才與家族不合？ 
 
 
 
 
 
抵達黑牆後聯繫上聖女，立即接到密令。 
與隊友暫時告別，隨即赴往與聖女指派的搭檔會合，執行營救任務。 
 
 
 
 


